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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二庄第一党支部孟二庄第一党支部 薪火相传薪火相传8383年年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高 箐 李冠达

青县县城南街，八旬老
人陈家美茶余饭后总要到运
河边走一走。他儿时生活在
运河岸边，吃着运河的水长
大，对运河有着深厚感情。
他小时候和玩伴们一起在运
河边玩耍，长大后在运河岸
边读书、劳作，目睹了运河
的时代变迁，后来成为青县
二中的一名教师。

陈家美热爱运河，喜欢
研究当地文史，从上世纪50
年代，便开始搜集整理楹
联、传说等民间历史文化，
参与青县地方志的编写。运
河远去的点点白帆对他而
言，犹如席慕容笔下那悠远
笛声里的乡愁，令人心驰神
往。

1963年以前，运河水滔
滔不绝，水上运输极为方
便。在没有火车、汽车的年
代，运河作为纵贯南北的大
动脉，在交通运输方面发挥
了巨大作用。南方的丝绸，
进贡的大米，所需的军粮，
多通过这条河运输，因而人
称运河为“御河”或“运粮
河”。

陈家美说，青县城南二
里的鲍家嘴村，紧靠运河且
有河湾，便于泊船，因此就
成了货运码头。当年一派繁
荣景象，不大的村庄仅茶馆
就有两个，卖吃食的摊子密
布河岸，昼夜营业。本村居
民多以船为生，成了青县水
上运输的主力。

“鲍家嘴村当时主要有
三姓居民，即刘、贾、徐三
姓。刘姓户数最多，船也
多。”陈家美说，刘姓居民
的船多为集船。集船就是短
途运输船，这样的船以青县
为中心，北到天津，南到沧
州，最远的往南到泊头。船
从青县到天津 5 天一个来
回。集船的代号为“旗”。
当时鲍家嘴的集船有红旗、
大黑旗、小黑旗、蓝旗、大
花旗、小花旗。一旗为一只
船，每只船可载重 40 吨左

右。姓贾的船多为随河船，
这种一般是远途船，没有代
号。船只较大，可载重五、
六十吨。这类船带有小船，
以防码头水浅，大船不能靠
岸时，用小船卸货渡人。据
说，这种船曾到过山东临清
及其以南地区。

这两类船，船工人数多
少不一，远途船每只最少十
三人，多的话十六七人。小
集船每只八九个人，大集船
最多十四五人。行船时，除
少数人管撑篙、掌舵、升
帆、落帆外，大多数船工要
轮流拉纤，拉纤时为了步伐
一致，有人领着喊纤号。

陈家美说，船工有的是
长期的，有的是船主临时雇
用的。工钱的算法，按里程
计算，35公里为一段，以此
计算工钱。船工的生活，如
果是远途船，而且逆水上
行，每天吃四顿饭，热天喝
三次水，主食是玉米面窝
头，稀的是粥。解放后，船
工的生活有了改善，晚间的
粥改为每人半斤面的面汤，
四顿饭两顿熟菜两顿咸菜，
如果下行顺水，每天则吃三
顿饭。

坐船的人可在不同码头
上船，船票价钱按路程远近
而定。辛亥革命后，从青县
到天津的船票价格为大洋一
元，当时20公斤一袋的面粉
售价5元，也就是说，一张船
票相当4公斤面粉的价格。如
果是熟人或无钱买票的穷
人，还可减价或免费。载运
货物的价格，要看货物的数
量和所占空间来计算运费。

从青县运往天津的货
物，多为果、瓜、梨、枣、
粮、棉、蔬菜等农产品，从
天津往回运的多是针、线、
布匹、肥皂、煤油一类的工
业品及其它生活用品。

“旧社会官、匪多如牛
毛，船只时常遭劫。解放后
社会秩序安定，生命财产才
有了可靠保障。”陈家美说。

本报讯 （杨静然 康学
翠） 12 月 24 日，在 2021 年
度河北省田野考古汇报会
上，备受关注的河北百年
百项重要考古发现正式揭
晓，我市 7 项考古发现入
选。分别是：任丘哑叭庄
遗址、肃宁后白寺遗址、
黄骅郛堤城瓮棺墓群、献
县汉墓群、黄骅大左庄盐
业遗址、沧州旧城遗址、
黄骅海丰镇遗址。

这百项考古发现，时空
框架广阔，涵盖了自旧石器
以来直至民国时期整个燕赵
大地上的重要考古发现。其
中，旧石器时代 6 项、新石
器时代 21 项、夏商时期 19
项、两周时期18项、秦汉时
期 8 项、魏晋北朝隋唐时期
13项、宋辽金元明清民国时
期15项。

而我市入选的 7 项考古
发现，任丘哑叭庄遗址代表
新石器时代；肃宁后白寺遗
址代表夏商时期；黄骅郛堤
城瓮棺墓群以及献县汉墓群
代表秦汉时期；黄骅大左庄
盐业遗址代表魏晋北朝隋唐
时期；沧州旧城遗址、黄骅
海丰镇遗址代表宋辽金元明
清民国时期。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重要
指示精神，更好认识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河
北燕赵文化，深入回顾河北
考古百年历程和成就，积极
弘扬、宣传河北考古在中国
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和作用，按照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
意见》和河北省文物局的相
关部署，在河北省文物局的
指导下，河北省文物考古学
会组织开展了此次河北百年
百项重要考古发现遴选推介
活动。

评选活动面向河北有关
古代人类、古代社会和古代
文化的实物资料的重要考古
发现，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
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
宗教、军事、科技、工业、
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
方面历史文化信息的聚落、
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
方面的发现。

活动开展数月来，社会
反响强烈，总共推选了 150
项入围项目。最终，经过权
威专家遴选论证，严格按照
地域特色、重大科学价值、
重大社会影响以及在河北考
古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等
标准，评选出百项重要考古
发现。

桨声帆影桨声帆影 讲述运河往事讲述运河往事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杨海利

黄骅市羊二庄镇孟二庄村，村党支
部旁，是一排土坯平房。走进去，一群
人在红色展牌前，或驻足凝望，或低声
私语。随着解说员的讲述，几十年前那
段战火纷飞的红色记忆愈发清晰、难
忘。

83 年前，一群仁人志士相聚在这
里，建立红色组织，点燃革命星火。这
里，就是位于羊二庄镇的孟二庄第一党
支部旧址。

第一党支部的诞生

1938 年 10 月，刚建立不久的冀鲁
边特别区委派赵瑾生来到新海县 （今
黄骅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很快，
在他的介绍下，韩道仁、辛曰让、杨
洪才等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位进
步青年的思想在这里碰撞、闪光，建
立了新海县第一个党支部——孟二庄党
支部。

建立之初，党支部没有固定的办公
地点，有时在孟二庄小学，大部分时
间则在堡垒户家中。后来，由于家庭
原因，辛曰让不再担任党支部书记，
年仅 17 岁的韩道仁成为第二任党支部
书记。

党支部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发
展党员。由于当时党的力量还很薄
弱，党支部只能秘密工作。为此，韩
道仁就以孟二庄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
护，利用学校的有利条件，秘密开办
了多期农民夜校和新文字研究会，对
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抗日宣传和
启蒙教育。并在县工委的帮助下，组
建 了 新 海 县 “ 中 华 民 族 解 放 先 锋

队”。其他党支部成员也在进步青年
和知识分子中积极宣传，不断吸纳成
员加入。

除了发展党员，党支部的另一项任
务就是侦察敌情和传递文件、情报等工
作。当时，在羊二庄据点里，有一个日
本翻译官和一个汉奸，他们为虎作伥，
干尽了坏事，老百姓早已对他们恨之入
骨。孟二庄党支部安排人员，秘密地杀
掉了他们。

星星之火可燎原

1946 年春天，黄骅县开展“双减”
“双反”的农民翻身运动，翻身后的贫
雇农分得了土地、房屋、牲口等。不
久，一些运动中被斗的地主组织成立了

“还乡团”，对百姓进行凶恶的反攻倒
算，孟二庄惨案就是这个时期发生的。
惨案造成 3名民兵牺牲，多人负伤，孟
二庄党支部也受到了重创。

当时的村干部碰头会上，很多人都
泄了气，甚至有人提出了解散党支部的
想法。第四任党支部书记杜向明听了这
些话，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告诉大
家：“艰难的抗战都挺过来了，还有什
么可怕的！咱们哪能遇到困难就退缩？”

最终，在党支部成员的带领下，村
民们积极救治伤员，安葬了烈士，大家
的心再次凝聚在一起。

当时，很多村的民兵组织都解散
了，只有孟二庄村的民兵连还在坚持，
不仅维护了村里的治安环境，也为后来
的参军运动打下了基础。孟二庄也成为
当时党组织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

在他们的影响下，很多人加入了党

组织。孟二庄党支部也由初建时的 5名
党员逐步发展到十几名、二十几名、三
十几名……犹如一颗革命的火种，在黄
骅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起来。据史料记
载，黄骅县委1948年9月统计，全县党
支部已发展到 314个，共产党员总数达
5222名。

不忘初心 薪火传承

如今的羊二庄镇孟二庄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村民大力传承、弘扬红
色文化，让红色火种持续释放着光和
热。

42岁的辛昌学已经连续 3届担任孟
二庄村党支部书记，他熟知第一党支部
的革命故事，讲起来如数家珍。“现
在，村里党员已发展到42名，大家定期
开展组织生活，还进行党员先锋星评

选。”辛昌学说，在村庄建设、为民服
务、慰问帮扶等工作中，党员们都走在
前、作表率，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传
承革命精神。

王广霞是村里建档立卡的困难户，
他和儿子因智力障碍，家中缺乏经济来
源。多年来，为了让王广霞爷儿俩的日
子能够过得舒心，村党支部可是没少想
办法——低保政策补助让他家有了基本
的经济收入；党员们经常带着米面油等
去家里慰问，帮助他解决生活里的困难
……这两年，王广霞爷儿俩也搬进了新
瓦房。

这几年，村里安装了路灯、硬化了
地面、改革了公厕、畅通了排水……实
现了“垃圾不落地”，村容村貌越变越
好。孟二庄党支部的革命精神被一代又
一代人传承下来，初心也在为民服务中
熠熠生辉。

新闻提示：民国时期，泊头曾出版杂志《春草》，许多文人墨客、仁人志士在上面慷慨陈词。时间流逝，这
本杂志也随之埋没在历史中。80年后，它又惊现于北京图书馆，发现者江浩曾任泊头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泊头市住建局党委书记等职。他发现，关于这本杂志，历史上鲜有记载。为了探寻《春草》背后的故事，他多
方寻找，抽丝剥茧揭开了那段历史。

创刊于创刊于19311931年的年的《《春草春草》》杂志杂志

离开工作岗位之后，北漂18年，工
余时间，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图书馆，因
为北京的图书馆里常常会发现一些鲜为
人知的资料。

在图书馆里，我偶然见到了一册民
国时期泊头镇出版的《春草》。看到家
乡的名字、家乡的杂志，顿觉亲切，也
想一探究竟。

《春草》，我仅看到了它的创刊号，
各处也没有与它有关的记载。回到泊头
以后，我专门找到李继光先生出版于
1990 年的《沧州报刊史料》和出版于
1993 年的《沧州近代革命史记》，里面
均没有提及《春草》。泊头市近些年出
版的一些相关图书，例如泊头市政协的
《大运河与泊头》历史文化丛书以及陈
金升、杨金葆、范凤驰诸位先生的著
作，也都没有讲到这本刊物。因此，笔
者不揣浅陋，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本《春
草》。

《春草》创刊于民国二十年 （1931
年） 10月 1日，编辑发行是“津浦路泊
头镇春草社”，前面没有“河北省”“XX
县”字样，而是迳冠以“津浦路”。它
所刊登的小说《母亲》里有一句“因为
同学E君乘晚车自津来校”，可见当时的
泊头镇是津浦铁路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站
点，这也符合明清以来泊头镇是“津南
一大商埠”的历史地位。

《春草》篇幅不多，连同封面仅有
58页，内容包括小说、戏剧、诗歌、论
文、随笔和文艺批评等。作者有金易、
浪涛、平之、寄冰、山北、冲波等，显
而易见都是笔名或化名。那么，究竟是
什么人办的这本刊物呢?

小说《母亲》里讲主人公 F“赴 P
镇的n 师求学”，以字母取代地名和人

名是民国文学的一个语言特征，“P镇的

n 师”当即是位于泊头镇的九师。更为

直接而明显的是，冲波的诗歌《太阳》
末尾有“五·四·一九三一·抄于九师”，
而霞的诗歌《野祭》也有“廿一，二，
一九三一，于泊九”的字样；年之的
《随笔》开篇就直言“我这几个随笔，
原在九师月刊上发表过”。这说明，这
些作者至少有4位以上属于九师的师生。

同时，戏剧《脱逃》的作者浪涛有
“一九三一，二，廿八。于泊镇”之
语，表明他即便不是九师的人，也是泊
镇或其附近的知识分子。

那这些作者是些什么人呢？从它的
《发刊词》里，可以窥见一斑。

《发刊词》开宗明义就是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并不是一切的上层建筑，
支配了群众的意识境界，而是最下层的
随了时代而演进转换的经济的组织的动

力，范围住社会意识形态，约束了一切
的社会组织，从这种状态以下，才发生
了所谓典型的上层建筑，由典型的上层
建筑的合理化的要求，于是，支配了群
众的意识境界，这已经是隐约约的规范
着群众的意志，而得到权威的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者即
便不是共产党员，也是研习过一段时间
的进步知识青年。他下文高喊着：“啊
啊！但是，社会并不是这么简单的！终
于还得寄生在铁蹄的践踏以下，度起奴
隶般的死灰惨淡地生活！”而且进一步
明确打出了“阶级斗争”的旗帜：“这
是从经济的畸形的发展，换来的阶级的
分野，进而为阶级的利益的拥护而发生
了冲突。”

在《发刊词》的最末一段，作者阐
述了他们办刊的出发点：“正当为了这
个，检讨一下自己的实力，紧一紧武
装，冲上前线！加入了我们群众的队
伍，去做我们应做的工作去！有一分力
量，做一分的工作，有一厘的力量，做
一厘的工作！总之，要为了我们的群
众，牺牲了自己，这才是，我们二十世
纪青年的本色啦！”

随后的一段话，让我大概猜测出了
办刊者的身份：“所以，在这种场合以
内，我们爱好文艺的十几个朋友，受了
衷心的驱使，为了血气的要求，就在这
遥远的后方的一个村落里，联合起来
了！”

和《发刊词》一样，《春草》所刊
登的作品，绝大多数都充斥着对黑暗社
会和反动统治的控诉与抗争。

例如小说 《老桂的死》（作者金

易），讲述了“自从北伐成功，各县的县
知事差不多都要换人，张五公……因为
和他的军长很要好，所以就办了P县里
的县知事……他处理案件唯一的办法，
就是有钱的一边就可以得到胜利；捉到
土匪的时候，有钱的就可以赎回去；更
加卖赌等等的事情，不到5个月的工夫，
就闹到了四五万元。他这时知道已经议
论纷纷，恐怕不能再做下去了，趁这时
就赶紧逃回家去。”而这个反动军官兼官
僚家里盖房，老桂给他家推砖过桥摔死
后，先是假惺惺的“我帮助你几块钱去
给他买个棺材，还我不还我不要紧”，老
桂死后仅两个月就上门逼债“我借给你
买棺材的那几块钱，现在该还我了”“把
你那二亩田抵押给我吧”。

再如寄冰的小说《战场》描写一个
士兵在军阀战争中的心理活动：他七十
岁的父亲在工厂里“为了要求增薪不得
而罢工”，于是被工厂主“强加上一个
共产党的名词”“害死在狱内”，他哥哥
也因为暗杀“人民的公敌，帝国主义者
走狗”B总督而被枪决。

面对剥削阶级的无耻剥削和残酷压
迫，《春草》的作者们纷纷喊出了反抗
的呼声。

冲波的小说 《爸爸在雪天的牢狱
中》和山北的戏剧《死者的遗骸》鼓动

“要救我们一般的苦民，必须先联合这
些惨苦同胞巩固团结”“把这村的农
民，组织起来，那时一定能打倒他
们”，诗歌《愿我》与戏剧《脱逃》 更
是直截了当地呐喊：

“杀，杀，杀！我要走到前线上去
屠杀；

剁断资本家的膀腰斫掉统治者的头
脑。”

“我们的世界必须再造。
剥削我们的贼奴，
压榨我们的汉奸，
要把他们的头颅，一个一个地斫

掉！”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矛头直接对准

国民党新军阀：“许多在学生时代，高
调独弹，夜郎自大的青年，一经社会这
个毁人炉的铸化，即变为口唱革命而促
短百姓生命的军阀，和宣传三民主义而
实行杀民政策的政客”，这只差没有点
名了！

在未署名论文《革命与头衔》中，
作者毫不讳言：“现在全体被压迫的苦
劳群众，已经在其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
的领导之下，结成了反攻的总队伍，开
始走着全反动统治阶级肉搏的斗争之
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什么人？共产
党啊！所以，《春草》这本红色刊物应
该是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摧毁了。

依其内容和出版时间，是在九师两
次学潮之间。此时的九师党支部已有党
员17人，还有一个党支部的外围组织反
帝大同盟，到次年春天，发展建立了泊
镇党团联合支部。《春草》，大约应该与
他们有关。我翻阅了手头所有的资料，
也没有任何人提起过这株为人民呼唤革
命春天的“春草”。

为了这忘却的纪念，我觉得有责任
让这株“春草”重沐新时代、新中国的
春风。从而让大家了解，曾经有这么几
位热血青年抑或是革命先驱，在沧州大
地上培植过这株“春草”。

另外，在它的版权页上部，有一个
第二期的《要目预告》，内容包含小说
《蟋蟀》，诗歌 《葬花》《还在渺茫如
雾》以及继续刊登的戏剧《死者的遗
骸》等。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到处寻找，
从国家图书馆到首都图书馆，从北京一
些高校图书馆到位于福州市的福建省图
书馆和马尾图书馆，却始终没有找到。
估计可能就是因为其内容的激进而一期
便夭折了。所以，即使在泊头本地，也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追寻《春草》续期的过程中，又
发现了解放前的几种“春草”：一种是
1929年作为《新中华报》副刊在当时的
北平出版；另一种是1936年在湖北沙市
发行的春草文艺周刊；还有就是1947年
浙江的 《春草年刊》。但都与泊头的
《春草》无关。

这样，踏遍天涯，能够介绍给朋友
们的也只有这小小的一株“春草”了。
或许，还能唤起知情者的回忆与共鸣
呢！


